
王道士变形记: 俗文学经典人物形象的代名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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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 真

内容提要 元明戏曲存在一种江湖骗子型道士形象，晚明汪廷讷改编邓志谟小说 《飞剑记》，

将道士黄若谷改写为《长生记》传奇中的“王道士”。此折散出，被梨园伶人改编为折子戏，

频频见于民间班社、家庭戏班与清宫内廷演剧，王道士逐渐成为无能道士的通用代名，成为

民众的准共同知识，从而构成了曹雪芹塑造 《红楼梦》王道士形象的文化语境。曹雪芹把戏

曲人物王道士的性格特征化入 “王一贴”身上，《红楼梦》续书则又点明王道士捉妖的 “实

像”，表现了戏曲人物被小说重新书写的不同面向。王道士的代名化进程，具有俗文学的多文

体互动特征，是戏曲发展至折子戏时代的标志性文学现象，反映了批判世俗化宗教的社会文

化心理。
关键词 《红楼梦》 跨文体 典型人物 折子戏 宫廷戏

《红楼梦》中的王道士，虽然出场仅一次，着墨仅千字，作为一个典型形象，给许多读者留下了

深刻印象。这个“王道士”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小说人物，清代多种文学体裁作品中都能见到他的影

踪，比如袁枚《子不语》提到“俗演戏笑道士之无法者”王道士①，王韬 《淞隐漫录》提到 “流为话

柄”的王道士②。民间文学中也流传着许多与王道士相关的歇后语，比如“王道士画符———心里明白”
“王道士捉妖———念念有词”“王道士送的鬼———还 ( 鞋) 在里头”。如果我们拉长文化景深，就会发

现，这些不同体裁中的“王道士”，其实全都源自戏曲舞台。从戏曲到小说再到口头文学，王道士的

变形历程，反映了多文体互动、互渗的中国俗文学特征。

一 元明戏曲舞台上的酒色道士

元杂剧中的道士角色大致分为两类: 一类是在神仙道化剧中出场的道士，由 “末”脚扮演，往往

作为全真教苦修度人的代言人，具有神格化特征; 另一类是在公案剧中出场的道士，由 “净”脚扮

演，多数是爱财好色、不守戒律清规的滑稽形象③。后一类形象在现存元杂剧中能够找到两种: 一是

关汉卿《包待制智斩鲁斋郎》中的云台观住持道士阎双梅，在超度仪式中插科打诨④; 二是孙仲章

《河南府张鼎勘头巾》剧中的反派角色———开封太清庵道士王知观，他与刘员外之妻通奸，杀死刘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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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官衙对王知观的判词是 “不守戒律，贪恋酒色，败坏人伦”①。
此类世俗化道士形象在元明南戏中更为常见，主要出现在道场法事的场景中，净或丑扮演道士，

在其中穿插科诨，与庄严肃穆的法事气氛形成强烈反差。比如 《白兔记》第四出，净扮道士上场，由

于平常违禁吃肉喝酒，道士屡次请神失败②。元末明初 《黄孝子传奇》第十九出，净扮福建仙游圣妃

娘娘庙的道士，自嘲“口含法水手持剑，也只为要钱，将屁股向天”， “铙钹当了赌本，法衣准作嫖

钱”③。明刊本《荆钗记》第四十五出有一段斋醮法事表演，净扮玄妙观道士上场云: “捏诀惊三界，

扣齿动百神。狗肉吃两块，好酒饮三瓶。等到天明后，依然去诵经。”④ 下面还有大段念白描述道士如

何在法事过程中偷吃荤腥以及与民妻偷情。明初富春堂刊本 《岳飞破虏东窗记》，净丑扮演城隍庙内

周、刘二道士，到岳府做禳解法事，自称 “善能步虚，告斗做鬼。忽然具废，花门使钞，被人拿住

高吊，送到岳府问罪”⑤。《香囊记》的黄箓大斋法事中，净扮玄妙观道士上场云: “好酒吃三瓶，那

通咒百卷? 肥肉啖二觔，那烧丹百炼? 口腹恣贪求，修得两足健。”⑥ 明隆庆四年 ( 1570) 高濂《玉簪

记》第十七出，净扮道士方先生，频频向施主索要纸马香烛等钱财，自言 “全凭一张嘴，赚尽四

方财”⑦。
上举皆为明代万历之前舞台上常演的南戏传奇，由此可见道士角色的类型化特征: 触犯道戒，贪

恋酒色财，亵渎神祇，法术低劣。南戏传奇的法事一般是 “过场戏”，在整部戏中无足轻重，专为活

跃戏场气氛而设，道士在其中主要负责科诨调笑。而且道士一角是净、丑在全戏兼扮的众多人物之一，

往往没有姓氏名字，比较强调角色的“宗教职业标签”。
酒色道士固定到“王道士”这个特定名称之上，源于万历三十三至三十四年间 ( 1605—1606) 徽

州人汪廷讷为宣扬道教仙人吕洞宾神通而作的传奇 《长生记》⑧。其中一出 《王道士斩妖》，演青城山

下的九尾妖狐幻化美女色诱书生周小官，周家请玄都观王道士前来驱妖，王道士法力不济，为妖所败，

急请吕洞宾相助，吕洞宾设坛召请关公、周仓下凡，斩杀妖狐。该情节应系汪廷讷从万历三十一年

( 1603) 邓志谟编撰的《锲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》 ( 下文简称 《飞剑记》) 第七回 《纯阳召将收狐

精》改编而来。此回讲述青城山下丈人观的道士黄若谷擅于飞符召将，吕洞宾变身为法师访之，同至

被狐狸精祸害的陈姓人家，吕洞宾作法召请关元帅、赵元帅二天将下凡擒拿狐狸精，飞剑斩妖⑨。“青

城山下有狐妖作怪—受害人请道士除妖—道士转请吕洞宾出手相助—吕洞宾召请神将斩妖”，两个故事

的母题链是完全一样的。
戏曲对小说的改动主要体现在道士形象上。《飞剑记》中的道士黄若谷因 “风骨清峻，戒行严紧”

( 《古本小说集成》第 1 辑，第 119 册，第 90 页) ，获得吕洞宾下凡指点。《长生记》的王道士虽然也

是吕洞宾的弟子与地方向导，但是形象却变成利用法术招摇撞骗的爱财道士。王道士上场自述: “听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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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妖捕怪，使我心惊胆寒，若是打醮禳星，脚步走的甚快。如今爱的铜钱，拼着性命去捉怪，待我仗

着胆子走一遭。”① 在请神念咒过程中，王道士念白曰: “去到人家，挂起三清。茶要三盏，酒要三瓶。
吃得我嘻迷烂醉。一出门庭，跌倒在街心。遇着阴捕，不得脱身。拿到官去，打了四十。”很显然，王

道士形象承续了此前南戏传奇道士的角色特点: 贪恋酒财，法术低劣。只是此出的丑脚戏份更多，他

先调侃周小官，再与狐妖斗法，狼狈落败，又请出师傅吕洞宾降妖，长达八百余字的口语说白，刻画

了一个滑稽窝囊的丑道士形象。其中“监在牢内，无人送饭，饿花眼睛，叫天不应，受苦天尊”一段

说白，今天仍有俗语“王道士坐牢———受苦大天尊”在民间流传②。
塑造一个迥异于 《飞剑记》道士形象的滑稽人物，显然无法沿用高道 “黄若谷”之名，汪廷讷

改用了一个通俗化的名称———王道士。 “王”比 “黄”字形笔划简单，更具符号化，也更适合表达

此类宗教人物的类型化特征，具有通俗化、典型化的社会意义，正如 21 世纪民间文学中的 “隔壁

老王”。
《长生记》在万历年间由汪氏环翠堂刊刻，被同时代吕天成的《曲品》列为上品之下③，稍晚的祁

彪佳《远山堂曲品》则将其列入“能品”④。崇祯年间，陶奭龄在《小柴桑喃喃录》提到: “至于 《昙

花》《长生》 《邯郸》 《南柯》之类，谓之逸品，在四品之外，禅林道院皆可搬演，以代道场斋醮之

事。”⑤ 可见《长生记》曾经作为与汤显祖 《邯郸记》 《南柯记》、屠隆 《昙花记》齐名的仪式戏剧，

在禅林道院演出。
《长生记》对王道士形象的成功塑造，导致此后戏曲小说中的江湖骗子型酒色道士多数都由 “王

道士”代名。万历三十九年 ( 1611) 的《蕉帕记》，顽劣公子胡连想破坏妹夫龙骧的法术，自述 “那

吴山上三茅观王道士是我嫖友，昨日对他说了，传我一个破他法儿”⑥。天启七年 ( 1627) 《醒世恒

言》卷一三《勘皮靴单证二郎神》，韩夫人被道士孙神通冒充的二郎神所迷惑，杨太尉先请灵济宫有

名道士王法官作法驱邪，被孙神通击伤，又请潘道士与其相斗，方才留下追查线索。 《长生记》中，

王道士的法术低劣更加衬托出吕洞宾的道法高明，这种“前弱后强”的对照关系在 《勘皮靴单证二郎

神》中体现为王法官与潘道士。
《长生记·王道士斩妖》前半段有王道士的插科打诨，后半段有关公的火爆武打，神、人、妖、

道，共演于一台，紧凑生动，是以盛演于明末清初的宴席堂会上。康熙初年的小说 《斩鬼传》第六

回，写县官设下筵席，戏班捧上戏单，请钟馗点戏:

钟馗择了一出《关圣斩妖》。不多时，扮演出来。先是周小官唱了一会，次后请将王道士来。
这王道士书符念咒，念出一个妖精来，竟将王道士打去了。恰好吕纯阳走将过来，看了妖精利害，

他焚香稽手，请了关夫子来。那关夫子费了许多气力，却被周仓捉住方才完了。( 刘璋 《斩鬼

传》，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，第 106 页)

《王道士斩妖》又名《关圣斩妖》，观剧时，县官称赞富曲将军辅助钟馗杀妖，犹如戏中的周仓，富曲

道: “不然，不然，他将我脸抠的鲜血迸流，只好是王道士罢了，怎敢比得周仓?”此语一落，“满座

大笑”( 《斩鬼传》，第 106 页)。《斩鬼传》作者刘璋是山西太原人，一直生活在北方，曾在直隶的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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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县做过四年县令。小说人物熟练运用戏中王道士捉妖不成反被戏弄的情节来调侃现实，可知至迟在

康熙二十七年 ( 1688) ①，王道士形象已经成为华北戏迷的共同知识。

二 折子戏时代的新主角

王道士从元明传奇的同类型道士形象中脱颖而出，这是戏曲发展到“折子戏”② 阶段的必然结果。
作为案头文学的《长生记》传奇已不见全本流传，今天能看到的 《长生记·王道士斩妖》，一是明末

四知馆刊本《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》③ ( 以下简称 《时调青昆》) ，二是清顺治年间广平堂刻本 《新

刻精选南北时尚昆弋雅调》④ ( 以下简称 《昆弋雅调》) ，二本所录文字基本一致。从 《王道士斩妖》
曲文插入大段宾白以及弋阳腔特有的 “滚调”演唱方式来推断，现存 《长生记·王道士斩妖》可能已

非汪廷讷原作，而是经过伶人加工精炼的弋阳腔折子戏本。
在全本戏时代，比如上述 《白兔记》 《荆钗记》等全本传奇中，虽然已经出现相似的道士喜剧形

象，但其作用无非是在过场戏中调剂冷热和衔接情节，并无多少艺术表现空间。全本戏中的净、丑主

要是用来衬托生旦的，“可是到了折子戏里，这种衬托作用突然膨胀变形，甚至宾主易位。全本戏中，

净丑几乎是没有当主角的，而进入折子戏则确立主角地位比比皆是”⑤。折子戏兴起，导致 “净丑戏”
空前发达，《王道士斩妖》恰恰就是其中一个表征: 全本戏 《长生记》唯一的主角吕洞宾，在折子戏

中反而变成下半场才登场的配角，本来只负责“暖场”的丑角王道士，上升为绝对主角。
折子戏《王道士斩妖》让丑脚有了全方位展示 “唱念做噱”的家门演艺，又兼具关公斩妖驱邪、

吕洞宾惩恶扬善的仪式功能，最宜厅堂家宴演出。清初小说关于此折戏的演剧记载，除了上举 《斩鬼

传》，还有雍正年间的《疗妒缘》，其中提到绍兴乡绅的家班在一次家宴上演出 《王道士斩妖》，“关帝

擎着飞舞，更觉称奇不绝”⑥。
康熙年间，该折戏传入内廷，《故宫珍本丛刊》中的单出钞本《王道捉妖》即此⑦。康熙二十五年

( 1686) ，宫廷成立了南府与景山两处演剧机构，负责承应宫廷各类戏曲演出并训练伶人，所演戏曲昆

腔、弋腔兼重⑧。梅兰芳缀玉轩所藏清初宫廷戏脸谱中，有一个关公脸谱，系宫廷演出弋阳腔戏 《王

道捉妖》所用⑨。之前《时调青昆》《昆弋雅调》收入的 《王道士斩妖》已经出现弋阳腔的曲白，由

此可以推断故宫钞本《王道捉妖》即为清宫南府传习的弋腔折子戏本。

·411·

文学遗产·二〇二三年第二期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《斩鬼传》现存康熙二十七年之前作者刘璋的初稿手写本 ( 参见王青平《〈斩鬼传〉抄本的发现与考证》，《文

学遗产》1983 年第 3 期) 。
折子戏是一个现代学术概念，用以指称从全本传奇中分离出来的优秀单出戏 ( 参见陆萼庭《昆剧演出史稿》

［修订本］，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，第 197—198 页) 。明清文献多称为杂出、散出、单出。在本文语境下，折子戏

即指源出全本戏的单出戏。
《王道士斩妖》，黄儒卿选辑《时调青昆》卷三，王秋桂编《善本戏曲丛刊》，台湾学生书局 1984 年版，第 9

册，第 169 页。目录标目作“道士斩妖长生”。
《王道士斩妖》，江湖知音者汇选《昆弋雅调》花集上栏，陈志勇编《明清孤本戏曲选本丛刊》第一辑，国家

图书馆出版社 2017 年版，第 14 册，第 1 页。目录标目作“关公斩妖”。
陆萼庭《“昆剧”的困惑》，《清代戏曲与昆剧》，中华书局 2014 年版，第 338 页。
静恬主人《疗妒缘》第八回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 58 页。此书写作年代约在雍正八年 ( 1730)

前后 ( 参见石昌渝主编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·白话卷》，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 207—208 页) 。
《王道捉妖》，故宫博物院编《故宫珍本丛刊》，海南出版社 2017 年版，第 667 册，第 444—449 页。
朱家溍、丁汝芹《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》，中国书店 2007 年版，第 28—30 页。
梅兰芳缀玉轩藏清初脸谱，有 11 种注明了剧种、剧目、人物和髯口。关公脸谱旁注: “关夫子，黑五髯，《王

道捉妖》，弋腔。” ( 参见张庚、郭汉城主编《中国戏曲通史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1 年版，中册，第 415 页)



晚明北京开始盛行弋阳腔，宫廷承应和民间宴会唱弋腔已成惯例 ( 《昆剧演出史稿》，第 41 页) 。
入清之后，康熙皇帝崇尚弋阳腔，曾经下旨: “近来弋阳亦被外边俗曲乱道，所存十中无一二矣。独大

内因旧教习，口传心授，故未失真，尔等益加温习。”① 盖谓内廷传习弋腔严谨有序，不像民间流传那

样“走样”，《王道捉妖》很可能就是宫廷保存的 “未失真”弋腔剧目。清初京师人称弋阳腔为 “京

腔”“高腔”，据《都门纪略》载: “我朝开国伊始，都人尽尚高腔，延及乾隆间，六大名班，九门轮

转，称极盛焉。”② 康熙年间 《弱水集》云: “戏园有查家楼、月明楼、太平园、富有园，凡十余所，

多京腔。”③ 查家楼即京城规模最大的戏园子查楼，位于前门，至乾隆年间仍以演出弋阳腔闻名，写作

于乾隆二十一年 ( 1756) 的《百戏竹枝词》谓: “金鼓喧阗，一唱数和，都门查楼为尤盛。”④ 《王道

捉妖》或许也是曾在查楼上演的弋阳腔戏之一。剧中说白多处提及 “前门” “棋盘街” “鼓楼”等北

京地名，王道士的科诨皆为北京官话，如“说个谎儿”“道冠儿”“分出个点数儿”等儿化名词，还有

“扎煞”⑤ 等北方土语，具有明显的北京方言特色。
乾隆中期的《扬州画舫录》云: “惟京师科诨皆官话，故丑以京腔为最。”⑥ 比对文字可以发现，

明末《时调青昆》本中的《王道士斩妖》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，而故宫钞本《王道捉妖》则有大量的

北方官话，说明它是折子戏进入成熟阶段之后，被梨园二度改造的 “京腔”戏本。明末选本原有五支

曲子，《王道捉妖》删去吕洞宾和关公的唱曲，又另写王道士的二支唱曲，整折戏五分之四内容淋漓

尽致地描摹王道士形象，说白占比达到了 92%，几乎可称“话剧”。明末选本中的王道士登场还是遵循一

般上场诗程式: “自种桃在玄都观里，一心要把苍生周济。年来不计些儿利，积阴德广施符水，不信道仙

冠羽衣。”到了《王道捉妖》，王道士上场亮相〔仙吕入双调〕【字字双】就有了很强的戏谑意味:

自家姓王名老道，草号。行动就把法器敲，打醮。有人请我去捉妖，胡闹。 ( 《王道捉妖》，

第 446 页)

【字字双】曲牌常见于南戏传奇中，净、丑、副末角色上场自报家门时，借人物身份、职业缺点进行

打趣，一般采用上七下二的九言句式，后二字是对前七字的自我暴露、自我贬抑，形成反期待的喜剧

效果⑦。《王道捉妖》新增的此段 【字字双】，王道士自我揭穿——— “有人请我去捉妖，胡闹”———寥

寥数语，活灵活现，是以此段一直是后世舞台上的名场面。由《王道捉妖》增扩而来的皮黄戏 《青石

山》，将此段改为【数板】: “自幼出家隐锡观，混饭。人人称我王半仙，谣言。手中常拿斩妖剑，捣

乱。无非哄人家几分钱，抽烟。”⑧ 晚清名丑罗百岁、萧长华上场一念【数板】，往往哄堂大噱⑨。
《王道捉妖》中，王道士与周小官的对话将近三千字，做重于唱，笑点更为密集，几乎每句对白

皆带“哏”。围绕道教人物的现实生活，在 “作法捉妖”上加以生发捏弄，频频拿道冠、伏章、打火

醮、画符贴符等严肃的道教科仪来插科打诨。剧中为了突出王道士的道法低劣与狼狈洋相，新加了两

个场景: 一、王道士被狐妖美色所迷惑，不肯捉妖; 二、王道士被狐妖打怕，躲到桌案底下。这两个

场面成为后世《青石山》丑脚专工的著名“闹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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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《掌故丛编》，中华书局 1990 年版，第 51 页。
杨静亭《都门纪略》，傅瑾主编《京剧历史文献汇编·清代卷 2·专书》，凤凰出版社 2011 年版，第 908 页。
屈复《弱水集》卷一三《变竹枝词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，第 1424 册，第 47 页。
李声振《百戏竹枝词》，杨米人等著，路工编选《清代北京竹枝词 ( 十三种) 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，

第 157 页。
“扎煞”在北京话中意为张开 ( 参见金受申编《北京话语汇》，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，第 199 页) 。
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卷五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，第 132 页。
邹蓉《论南戏、传奇中的曲牌与科诨》，《戏剧文学》2015 年第 8 期。
清宫乱弹戏《青石山总本》，《故宫珍本丛刊》，第 674 册，第 317 页。
参见石呈祥《凡人品戏———又一村集》，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，第 60 页。



故宫钞本《王道捉妖》打磨的王道士形象，无疑是成功的。乾隆三十六年 ( 1771) 苏州钱德苍编

选《再订文武合班缀白裘八编》 ( 以下简称 《缀白裘》) ，收录有 《请师》 《斩妖》两出梆子腔折子

戏①，情节与故宫钞本基本一致，只是把斩妖神将由关公、周仓、关平换为二郎神与东南西北四帅。
将原来的一折戏拆成文戏 《请师》 ( 王道士为主角) 和武戏 《斩妖》 ( 吕洞宾为主角) 两个折子，反

映了苏州、扬州等地昆腔与梆子腔合班演出的演出实际②。 《请师》戏文近五千字，王道士上场自称

“家在杭州鼓楼前”，改说一口“苏白”，频繁使用 “姐的”“姐处”“介没”等吴地方言词汇③。这是

昆腔戏班改戏的一大特色———传奇剧本中凡属丑、副、净、花旦角色的官白，到了昆班手里，上演时

必然改为吴语④。吴语声容的抑扬顿挫、俚俗诙谐，更加突现了王道士轻浮油滑的市侩气。
经过吴语改编后，“王道士斩妖”成为江南地区妇孺皆知的共同知识。乾隆晚期袁枚 《子不语》

卷一八“山娘娘”，讲述狐魅凭依于临平的孙妻身上:

请吴山施道士作法，方设坛，其妻笑曰: “施道士薄薄有名，敢来治我? 我将使之作王道士斩妖

矣!”《王道士斩妖》者，俗演戏笑道士之无法者也。(《子不语》卷一八《山娘娘》，第 367 页)

临平、吴山俱在杭州，民妇用舞台上的王道士来比照现实生活中的道士，可见王道士的典型形象已经

深入人心。乾隆五十九年 ( 1794) 小说《妄妄录》中，上海火神庙王道士误入鬼域，女鬼借用 《缀白

裘·请师》中“周小官苦请不去”和“王道士新买道袍”进行调侃，作者解释说: “盖吴中常演 ‘周

小倌请王道士斩妖’戏文，特借其科诨浪谑耳。”⑤ 嘉庆五年 ( 1800 ) 弹词 《何必西厢》描写苏州元

妙观道士贾半仙，烧符喷水，“真似梆子腔里唱了一出 《王道士捉妖》的戏文”⑥。

三 《红楼梦》中 “隐身”的王道士

经过南北梨园舞台实践的锤炼，《王道士捉妖》到康乾时期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独立讽刺剧。科

仪法事不虔诚，符水咒箓不灵验，贪财好色，出尽洋相———王道士成为箭垛式的草包道士形象。上至

清宫内廷，下至民间班社、家庭戏班，频频可见该剧演出，正如 《子不语》所云，“俗演戏笑道士之

无法者也”，王道士成了“无法道士”的代名词，成为 “借其科诨浪谑”的共同知识，这就构成了

《红楼梦》“王道士”形象在文化语境上的 “前文本”⑦。曹雪芹生前最后一次修改 《红楼梦》是在乾

隆二十五年 ( 1760) 庚辰秋月，现存最早存录 “王道士”一节的 《红楼梦》抄本亦即 “庚辰本”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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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在钱德苍之前，已有多种以“缀白裘”命名的戏曲选本行世，比如康熙二十七年的《新镌缀白裘合选》，但皆

未选录《长生记》残出。《请师》《斩妖》二折先被钱德苍编入《缀白裘》第八编的梆子腔剧，三年后又选入《缀白裘

梆子腔十一集外编》。关于《缀白裘》各编选刊情况，参见吴新雷《舞台演出本选集〈缀白裘〉的来龙去脉》，《南京

大学学报》1983 年第 3 期; 黄婉仪《钱德苍所编〈缀白裘〉与翻刻、改辑本系谱析论》，《戏曲研究》2013 年第 3 期。
颜长珂《读“再订文武合班缀白裘八编”书后》，《中华戏曲》1987 年第 4 辑; 黄婉仪《锦上再添花: 〈缀白

裘〉昆腔折子戏的改编研究》，台湾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版。
石汝杰、宫田一郎主编《明清吴语词典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版，第 321—323 页。
陆萼庭认为: “昆剧净丑说白吴语化，当起于万历时，流行于明末，而大盛于清代。明末的戏曲刊本，遇到净

丑念白，有时还注明用苏州话。”( 《昆剧演出史稿》，第 122 页)

朱海《妄妄录》卷六《鬼忘八》，文物出版社 2015 年版，第 120 页。
心铁道人《何必西厢》第三十五回，校经山房书局 1933 年版，第 575 页。
“前文本是文本生成时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的压力，是文本生成之前的所有文化文本组成的网络。” ( 赵毅衡

《符号学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，第 187 页)

王道士出现在庚辰本第八十回。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的修改本 ( 参见冯其庸《三论庚辰本》，《敝帚集:

冯其庸论红楼梦》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 年版，第 250—261 页) 。



故宫钞本《王道捉妖》时间在此之前，江南的《缀白裘·请师》则与此时代相近，因此我们可以从文

字上对比《红楼梦》与同时代同题材戏曲中的王道士形象。
《红楼梦》中，家班和外聘戏班共演出 40 余出戏曲，均为昆弋班流行的剧目，其中 8 出已被学者

考证为弋阳腔折子戏①。这些弋阳腔折子戏皆有谑笑科诨、锣鼓热闹的特点，这也是 《王道捉妖》一

剧的特点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步公开的清宫档案与宫廷戏本，揭示了 《红楼梦》中的弋阳腔剧目

与清宫演剧的“同步性”。小说提到的《八义》《扣当》都是康雍时期在民间兴起之后传入清宫的弋阳

腔剧②，故宫钞本《王道捉妖》跟它们有着同样的轨迹，由此可以想见，曹雪芹极有可能曾经观赏过

弋阳腔折子《王道捉妖》。不仅如此，曹雪芹还有过在北京梨园登场串戏的舞台表演经验，《批评新大

奇书红楼梦》过录批语说: “( 曹雪芹) 不得志，遂放浪形骸，杂优伶中，时演剧以为乐，如杨升庵所

为者。”③

王道士出现在《红楼梦》第八十回，贾宝玉到天齐庙烧香还愿， “当家的老王道士来陪他说话

儿”。小说先介绍这位王道士在江湖上卖一些海上方药，浑号 “王一贴”，称他的膏药只用一贴便能百

病皆除。王道士一露面，就用一句“哥儿别睡，仔细肚里面筋作怪”，令 “满屋里人都笑了”。这个上

场效果颇似《王道捉妖》中王道士上场唱 【字字双】，开口即点燃全场。接着王一贴开始吹嘘自制膏

药的神效，宝玉问他有一种病用膏药能治好么，又不说出病名来，命王一贴猜。此时宝玉屏退左右，

“只留下茗烟一人。这茗烟手内点着了一枝梦甜香，宝玉命他坐在身旁，却倚在他身上。王一贴心有所

动，便笑嘻嘻走近前来，悄悄的说道: ‘我可猜着了。想是哥儿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，要滋助的药，可

是不是?’”④

王一贴误将宝玉与书童茗烟的亲密举动视为纨绔子弟之间盛行的 “男风”表现，猜他需要房中壮

阳春药，招致茗烟的怒喝。拿 “男风”来取笑和制造误会，是王道士戏曲形象塑造中的一个常用桥

段。《王道捉妖》中，王道士明知故问周小官叫什么名字，又说 “小官”这名字 “不好，改了罢，叫

做周郎”( 《王道捉妖》，第 446 页) 。这是因为晚明以来，本来用来称呼年轻男子的 “小官”一词，逐

渐被用作以男色侍人的娈童、相公。王道士故意让周小官改名 “周郎”，又添一层笑料，因为称相公

为某郎，也是清代男风的习惯称呼，王道士仍在打趣男色。 《缀白裘·请师》中亦有多处类似调侃，

王道士上场便坦言个人爱好是 “赌钱吃酒括小官”⑤，又故意把书生周德龙唤作 “周小官”: “我说你

做小官的好屁眼，会赚钱!”( 《缀白裘》第十一集卷二，第 6 册，第 83 页) 还用 “兔子” “伏阳”
“后门”等男风亵语来揶揄周德龙。

王一贴借男风揣摩宝玉心思不中，得知宝玉为了女人的妒病而烦恼，临时凑趣，胡诌一个 “疗妒

汤”制法。“疗妒汤”一语是从明末吴炳 《疗妒羹》传奇转化而来，剧中街头卖药的无名江湖道士，

说到了“妒病”，但没有举出 “疗妒方”⑥。这里曹雪芹自拟了一个疗妒汤方剂⑦，王一贴故弄玄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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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徐扶明《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4 年版; 邹青《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“〈红楼梦〉
与戏曲”研究的回顾与思考》， 《文化艺术研究》2012 年第 1 期; 顾春芳《〈红楼梦〉戏曲剧目及各类演出考证补遗

( 上) 》，《曹雪芹研究》2017 年第 4 期。
李玫《论荣国府演〈八义记〉八出和贾母对 “热闹戏”的态度》， 《红楼梦学刊》2020 年第 5 辑; 吴宗辉

《〈红楼梦〉之〈刘二当衣〉考论———从红研所校注本注释修订说起》，《红楼梦学刊》2021 年第 4 辑。
胡文彬《红边脞语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，第 144 页。
此段文字以庚辰本为详，程甲本、程乙本删去茗烟一句，令语意不连贯 ( 参见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第八十

回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版，第 4 册，第 2000 页) 。
钱德苍编选，汪协如点校《缀白裘》第十一集卷二，中华书局 2005 年版，第 6 册，第 83 页。
吴炳《疗妒羹》第二十出，《古本戏曲丛刊三集》，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7 年版，第 12 页。
李晓华《〈红楼梦〉作者自拟方剂考论》，《社会科学动态》2017 年第 3 期。



显然是对戏曲中王道士夸示自家符水灵验母题的化用。正当宝玉将信将疑之际，王一贴自己又将骗局

说破: “吃过一百岁，人横竖是要死的，死了还妒什么! 那时就见效了。”还进一步自嘲道: “实告你

们说，连膏药也是假的。我有真药，我还吃了作神仙呢。有真的，跑到这里来混?”逗得宝玉茗烟都大

笑不止，骂“油嘴的牛鼻子”。这段描写颇得 《王道捉妖》 《缀白裘·请师》里王道士自我讽刺之神

韵。戏曲中的王道士频频自我揭穿道法符水骗人的真相，又在卖符、贴符、施法、捉妖的科诨之中穿

插对世态人情的评论，现场抓哏，极尽旁敲侧讽之能事。王一贴所云 “有真的，跑到这里来混”，正

如《王道捉妖》中王道士说 “有人请我去捉妖，胡闹”， 《缀白裘·请师》中的 “一生屁股惯朝天，

要钱”。
《红楼梦》王道士一节属于旁逸斜出的情节，上下文皆在讲夏金桂撒泼、香菱受屈、迎春婚后遭

受虐待，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中，穿插一段王道士诙谐逗乐，犹如戏曲的调剂冷热排场。从故事结构看，

小说与戏曲显然使用了同样的情节母题。戏曲中，狐狸精化为美女作怪，年轻男子周小官出外延请王

道士捉妖，但因王道士法术低下，捉妖失败。小说中，宝玉为了妇人的妒病向王道士寻求解救药方，

也是因王道士医术不精而以失败告终。曹雪芹巧妙地将女色之祸、道士解救无效等舞台上热演的戏剧

嵌入到小说里，既是隐喻，也是调节气氛的“闹场”。
乾隆四十九年 ( 1784) 的《红楼梦》梦觉本第八十回回目名为 “美香菱屈受贪夫棒，丑道士胡诌

妒妇方”①。乾隆五十六年 ( 1791) 程甲本则改“丑道士”为 “王道士”。从回目的对称原则看，“丑

道士”与“美香菱”方成对举②。加之“醜”与“王”字形相差甚远，程甲本此处应该不是误抄，而

是将“王道士”作为吸引读者的噱头。康熙年间小说《斩鬼传》已经提到“王道士捉妖”作为北方民

众日常调笑的谈资，乾隆晚期的小说《子不语》和 《妄妄录》皆提到此戏在江南各地的热演，“俗演

戏笑道士之无法者也”。由此可以推想，作为 《红楼梦》首部商业刊本的程甲本，在回目名上突出

“王道士”三字，大概是编校者认为，这是一个足以令读者联想到舞台上那个滑稽王道士的通俗卖点，

因此，回目名的对称原则让位于商业考量。
清嘉道以来，《红楼梦》续书只要写到王道士，均会述及 《王道士捉妖》的戏剧情节。在成书

于嘉庆二十四年 ( 1819 ) 的 《红楼梦补》第四十七回中，宝玉到天齐庙找王道士做超度法事，说起

王道士之前在刘姥姥屯里捉妖不成，宝玉道: “王师父，你是有法力人家才请你拿妖，你还怕妖怪

吗?”王道士道: “不瞒二爷说的，大凡道士总姓不得王。姓了王，拿起妖来便有些咬手。”宝王问:

“这是什么缘故?”王道士道: “二爷不见戏里唱的王道斩妖，闹得他有法也没法了。”③ 道光时期的

《红楼幻梦》中，凤姐奉承贾母说: “王道士请吕祖拿妖，很有请仙的神通，咱们老祖宗比王道士还

强呢!”④

曹雪芹把戏曲人物王道士的性格特点化入到小说人物身上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 “熟悉的陌生

人”———王一贴。《红楼梦》续书接续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书写，又将本来 “隐身”的王道士虚像拉回

到明处，点明王道士捉妖的“实像”。一隐一现，一虚一实，构成了戏曲人物王道士被小说跨文体书

写的不同面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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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梦觉本序言落款“甲辰”，一般认为“甲辰”应该是乾隆四十九年 ( 参见冯其庸《论梦序本———影印梦觉主

人序本〈红楼梦〉序》，《敝帚集》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 年版，第 282—303 页) 。
此外乾隆五十四年 ( 1789) 舒序本残存总目记为“夏金桂计用夺宠饵，王道士戏述疗妒羹”。蔡义江指出舒序

本的回目对仗皆有自己的特点，应为舒氏兄弟所改拟或新拟 ( 参见蔡义江《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

2007 年版，第 319 页) 。
归锄子《红楼梦补》第四十七回，司鼐主编《红楼续梦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，第 506 页。
花月痴人撰，陈杏珍点校《红楼幻梦》第二回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，第 16 页。



四 王氏多佳话: 俗文学的 “代名化”现象

晚明小说《飞剑记》中的道士黄若谷被《长生记》传奇改写为丑角王道士，进而被明末清初的梨

园伶人改编为折子戏，故宫钞本 《王道捉妖》和 《缀白裘》的 《请师》《斩妖》两折，标志着王道士

戏曲形象的成熟，王道士成为江湖骗子型酒色道士的世俗化代名词，“王道士捉妖”亦成为科诨浪谑

的常谈。我们可以将这一人物经典化的过程称作 “代名化” ( pronominalization) ，亦即典型形象的经典

化进程。这里所说的“代名”，指的是得到世俗社会广泛认同的，成为准共同知识的典型形象。如果

说某个典型形象在特定的文化共同体之内已经深入人心，说话者提及该形象，听话者马上就能明白该形

象的象征意义，以及它所指代的潜台词，那也就意味着该典型形象代名化的完成。《红楼梦》及其续书中

的王道士形象，可以视为代名化完成的标志。时至今日，中国各地流传的王道士代名的歇后语，均由

《王道士捉妖》戏中截取而来，比如“王道士捉妖 ( 鬼) ———念念有词、瞎胡闹”“王道士画符———心里

明白、自己明白、自装鬼叫”“王道士送的鬼———还 ( 鞋) 在里头”①“王老道求雨———早晚在今年”②。
中国古代俗文学中存在大量的代名化现象，比如诸葛亮代表神机妙算，包青天代表公正无私，李逵

代表鲁莽无谋，李鬼代表假冒伪劣，王婆代表信口雌黄，窦娥代表含冤负屈，等等。只要一提及这些名

词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名词所指代的具体文化内涵。口头诗学领域将这种现象称作“传统指涉性”: “在口

头传统中，许多表述一经形成就会固定下来，成为一种程式。而且往往形成意涵的特定指涉。……塞尔

维亚英雄歌中，经常出现‘黑色布谷鸟’，每次出现这个意象，有经验的听众便知道，一个女人不是寡妇

就是即将守寡。‘狱中哀号’是另一个例子，表明遭监禁的英雄要被释放回家了。在《荷马史诗》中，当

出现女性的‘肥胖的手’这个传统程式时，它背后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女性‘勇敢地’做了什么。”③

王道士的代名化进程，就是一种传统指涉性的形成过程，而且具有俗文学的多文体互动特征———
从小说到案头传奇，再到梨园场上，最后返回到小说，形成了一种跨文体流动的 “互文性”文学背

景。在《红楼梦》之后，代名化的王道士更成为说唱文学的主角，清道光年间，《王道士斩妖》被增

衍为昆弋腔全本戏《青石山》，频繁上演于南北梨园与清宫内廷舞台，衍生出不同形式的说唱曲艺④。
“青石山”题材的说唱文学计有石派书、鼓词、东北大鼓、扬州清曲、八角鼓词、牌子曲、上海俗曲、
大鼓书、二人转等九种体裁，目前可以搜检到以“王道士捉妖”为中心情节的说唱文本共计 61 种。

法国学者让·诺安《笑的历史》注意到，道士经常是中国古代笑话的讽刺对象: “他们的讽刺对

象从自命不凡的演员到假充好汉的士兵，还有无能的教师、学生、道士等等，无所不及。在这个犀利

无比的笑的世界里，所有的博士都会变为江湖骗子，所有的厨子都会变为小偷，所有的丈夫都会被妻

子牵着鼻子走。”⑤ 王道士在文学、舞台以及现实生活的活跃身影，正是明清俗文学各类文体、各类文

本多层次互动传播的结果。明清小说戏曲和民间笑话中常见 “毁僧谤道”的相关情节，这些文字辛辣

地嘲笑宗教迷信的荒谬和宗教从业者的愚蠢，反映了社会民众对于世俗化宗教普遍的不信任感。王道

士的代名化，正是这一民众心理的文学产物。而当王道士的代名化定格之后，“王道士”成为民众指

称江湖骗子型宗教人士的共同知识，文学形象渗透进现实生活中，进一步强化了近代社会批判世俗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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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《古今中外人物歇后语大全》，第 70 页。
意思是王老道求雨是骗人的法术，不求也有雨，总能下雨。比喻事情迟早总会发生，说了等于没说 ( 参见

《语海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，上册，第 355 页) 。
朝戈金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文学术维度》，《东吴学术》2013 年第 2 期。
参见拙文《禁忌、行当、剧场: 近代戏曲的非文学演进机制》，《文艺研究》2022 年第 1 期; 《俗文学的跨文

体编创策略———以“召将除妖”主题为中心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22 年第 4 期。
让·诺安著，果永毅、许崇山译《笑的历史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版，第 307 页。



宗教的集体认同①。
在推动王道士代名化的进程中，伶人的场上搬演发挥了关键作用。民众不是通过案头阅读，而是

通过观剧，接受了王道士这个人物形象。《王道士捉妖》是从晚明传奇《长生记》摘出的折子戏，《长

生记》全本早已散佚不传，而此折戏直至今天仍是京剧、昆曲、黄梅戏、扬州花鼓戏、岳西高腔的名

段，这要归功于历代梨园艺人舞台实践的持续打磨，使得王道士的舞台形象深入人心。在全本戏时代，

王道士只是一种功能性人物: 他们大多在过场戏中出现，作用就是转换场景、推动情节，相当于全本

戏的一个棋子，只上场一次就消失了。这时候，“道士”的行业符号特征大于角色的人物特征。这类

道士角色为何会姓“王”而不是姓其他，在第一次赋予其“王”姓的《长生记》传奇中，具有一定的

偶然性。然而当《王道士斩妖》作为一折热闹戏独立发展之后，王道士就被打上了聚光灯，折子戏精

简凝练的演出方式打破了全本戏中主配角的界限，使得过去处于配角的净丑行当可以尽量发挥本家门

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特长，《王道士捉妖》遂成为丑脚演员当主角的应工戏。这时候，戏曲舞台上

的江湖道士，只有姓王，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。
折子戏是一种高度市场化、群众化的艺术形式，其故事贴近世俗人情，人物形象高度典型化。作

为型塑中国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力量，折子戏不仅推出了 “王道士”这个典型人物，还推出了一系列的

王姓小人物。乾隆五十年 ( 1785) ，旅居北京的文人吴长元在 《燕兰小谱》中写道:

是日演《王大娘补缸》。杂剧中如 《看灯》《吊孝》《卖胴脂》《骂鸡》，何王氏之多佳话耶?

( 吴长元《燕兰小谱》卷二，《历代曲话汇编·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·清代编》第五集，黄

山书社 2008 年版，第 199 页)

《看灯》《王大娘补缸》主角为王大娘，《吊孝》为王祥②，《卖胭脂》为王月英，《骂鸡》为王婆。这

五出戏和《王道士捉妖》一样，皆为乾隆时期流行的弋阳腔、梆子腔、柳枝腔等 “花部”折子戏。出

现在剧中的人物多为小人物、滑稽脚色以及可笑可鄙之徒，通过展现主角的丑态以及人物之间的纠葛，

达到讽刺揭露社会丑恶世相的戏剧效果③。为了更好地刻画此类小人物，梨园艺人选择了最为常见的

王姓，于是王姓人物也成为代名化最多的姓氏———王大娘、王小二、王婆、王道士④。
王道士的变形与代名化进程，以及戏曲舞台上众多王姓小人物的出现，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

标志性的意义，即标志着戏曲从明清传奇的以文本 ( 文人) 为中心，过渡到折子戏时代的以表演 ( 艺

人) 为中心。王道士在明清俗文学诸文体中的经典化过程，集中再现了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同一类人

的共性特征。艺术真实比现实生活更高、更强烈、更集中，王道士也因此超越了时间与空间，成为特

定人物类型的形象代表。

［作者简介］ 吴真，女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。出版过专著 《孤本说唱词话 〈云门传〉研

究》等。

( 责任编辑 石 雷)

·021·

文学遗产·二〇二三年第二期

①

②

③

④

关于王道士代名化现象与民族文化心理、中国戏曲发展史的深刻关系，本文从匿名外审专家处获益良多，谨

致谢忱!

周贻白《中国戏剧史长编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 466 页。
徐扶明《昆剧中时剧初探》，《艺术百家》1990 年第 1 期。
清末苏州人独逸窝退士《笑笑录》卷五《王姓诗》云: “三槐旧族实堪夸，听我从头说几家。小二沿街敲鼓

板，老八到处送琵琶。已无道士能降怪，剩有虔婆惯卖茶。地下若逢韩捣鬼，岂宜重问后庭花。” ( 独逸窝退士辑《笑

笑录》，岳麓书社 1985 年版，第 206 页) 此处指出几位王姓典型人物———王小二、王老八、王道士、王虔婆、韩捣鬼

老婆王六儿，皆出自明清戏曲小说。


